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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各出15名男队员，自74班拔河队获

胜，我们又出了一次风头。随后对方提出

增加一场友谊赛，双方各出12名男队员和

3名女队员，这场比赛留学生联队获胜。

比赛结果双方皆大欢喜。

我们把此次活动的新闻稿及照片投书

给了《中国青年报》，并且顺利见报。我

们班的同学和参加比赛的留学生在比赛后

还有更多的交流活动，有些个人联系一直

持续了很多年。

30年后想来，正是一个个这样的成功

的活动，增强了大家的集体荣誉感，形成

了班内的凝聚力，甚至是对外的吸引力。

曾有一个外系的同学观看了我们班与语

言学院留学生之间的拔河比赛，30年后他

很自豪地说：“我是唯一一个给你们班当

拉拉队的外班人。”当然了，他不是唯一

的，只是其中之一。

毕业后的30年内，每当想起当年的拔

河比赛，总能够带给我们快乐

印象·时光·思念
〇周  勤（1978级电机）

我1978年入电机系，攻读电力系统及

其自动化专业，大学五年，硕士三年，又

留校任教三年，直至1989年赴美，在清华

学习、工作时间不算短，而我与清华，特

别是电机系的渊源还远不止于此。我是在

清华园里出生、长大的“清华子弟”，父

亲是已故的电机系教授周荣光先生，母亲

陈德馨是清华附小的老师，父母在清华生

活工作了一辈子。我对电机系的了解，尤

其是对那些令人尊敬的前辈师长的印象可

追溯到我的童年时代。

童年印象

从我有记忆时起，我们就住在清华校

园西南角的17公寓。在我们同一单元内，

电机系的前辈孙绍先老先生住在一楼——

他也是父亲读清华时的老师，电工基础的

肖达川老师住二层，我家是三层，住同一

层的还有我父亲的同班同学顾廉楚、韩丽

英老师。原电机系党委书记文学宓老师及

原生物医学仪器及工程教研室主任周礼杲

老师住在五层。那时候我们这些家庭经常

来往，关系十分和睦。自然这些老师的孩

子们也都是我童年时一起玩耍打闹、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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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长大的小伙伴。

孙老先生有三子，长子与我年龄相差

许多，次子孙立哲曾是20世纪70年代全国

闻名的知识青年“赤脚医生”。与我同龄

也最要好的是他的小儿子，也是最淘气

的一个，经常在外闯祸，让孙师母头疼不

已。孙先生早年赴美，学识渊博，小时候

我与小伙伴到孙先生家玩时印象最深的是

他家里有许多书架，上面放满了外文书

籍。孙先生对我们非常和蔼，但我小时候

对他却十分敬畏。与此相比，我见到其他

几位老师时就随便多了，大概是因为他们

与我父亲年龄相仿，经常与我父母走动的

关系。

肖达川老师很有才气，酷爱二胡。尤

其夏天时节，我们上下楼经过他家门时常

听见他的演奏。他的公子长我一岁，小

时候我们一起玩耍，是好朋友。但“文

革”时，我俩却因为要争做单元里的孩子

头而反目。记得我们为此曾三次“兵戎相

见”，头两次我大败而归，第三次反败为

胜，为此肖先生与我父亲十分头疼。当时

各地都在搞派性斗争，后来毛主席发表最

高指示，要搞大联合、大团结。最高指示

在电台播出后，肖先生特地到我家与我父

亲讲，我们这两个孩子也应该搞好团结。

但我当时刚刚“取胜”不久，所以拒绝了

肖先生的建议。多年后，当我登门请教肖

先生电工基础的问题时，坐在肖先生家的

客厅里，忽然想及此事，仍感觉十分不好

意思。肖先生在电工理论方面颇有造诣，

他出的考题被公认为极具难度，常常让学

生们束手无策。

我小时候还特别喜欢去顾廉楚老师家

玩，因为他家总是有很多好吃的糖果点

心。文学宓老师一家与我家来往甚多，他

夫人及老母亲常来家中与我母亲攀叙。

“文革”期间，顾、文两位老师都受到严

重的迫害，被长期关押。周礼杲老师一家

也有相当一段时间，夫妇两人都被迫离开

学校，他夫人范鸣玉老师先后将两个儿子

托付给我母亲照料，住在我家。我那时十

分高兴能有小朋友住在家中一起玩。现在

回想，当时周老师夫妇却是出于无奈，才

将幼小的孩子放在我们家中。

除了几位与我们为邻的老师，那时常

来家中的还有父亲教研室的年轻教师，如

王世缨、郭淑英、刘笙，他们当时尚未成

家，住在三公寓一带的单身宿舍。母亲

十分好客，常叫他们来家中聊天，或留在

家中吃饭。记得小时候王世缨老师很喜欢

我，常和父亲一起骑车带我到系里打乒乓

球。我清楚地记得一次从系里回我家的路

上，我忽然很幼稚地讲：“王叔叔，我跑

得一定比你骑车快，你信不信？”于是，

我们俩就在从停车场往西校门的路上比赛

了起来。

郭淑英老师那时经常来家里借阅文学

书籍，与父亲谈古论今。后来我听卢强老

师讲，郭老师读书时是清华的高才生，天

赋极高，平时基本不看专业书，而是天文

地理、古今中外，无不涉猎，但考试成绩

仍是稳坐第一把交椅。只可惜郭老师在我

刚进清华不久就英年早逝。

我从小就对电力系统有感性认识。原

因很简单，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带我到系里

的电力系统动模实验室里玩，这可算是我

最早的专业实习。当时，这个刚建成的

动模实验室在世界上也是一流的。而我仅

知道那些大大的、半圆形的、会转的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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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叫发电机，而绕了很多圈铜丝的东西是

变压器。“文革”期间，学校停办，父母

无课可教，被迫参加各种政治运动。我当

时读小学三年级，在家无所事事，开始了

我“博览群书”的历程。先是将父亲书架

上的四大名著及其他各种小说通读一遍，

接下来是父亲爱看的唐诗宋词、史记、中

国文学史、通史等等。等我将这些能看懂

一二的书全部过目后，我的目光转向父亲

那些专业书籍。因为看不懂内容，我只能

看书名、插图和一些目录，很快我就把电

机系的专业课“修完”了。现在同学聚会

时，我可以吹牛说我九岁就已经拜读了我

国著名电机专家，原电机系系主任章名涛

先生的《电机学》，比他们早了十几年。

在这些专业文献里，我那时最喜欢看的是

电力行业的期刊杂志，因为上面经常有水

库、大坝、电厂及跨越高山峡谷的高压线

路的照片、图片和文章。当时我就想，在

水电站生活一定是非常快活的事，周围风

景这么美丽，还可以天天去水库里游泳。

求学时光

我在“文革”的十年动乱中长大，高

中毕业后没有工作，更谈不上进大学读

书，不得不下乡插队落户。终于熬到1977 

年恢复高考，不用问，我的第一志愿是清

华，但进电机系不是我的初衷。1977年高

考，电机系只有一个电工师资班招生，我

想学电类的专业但不想当老师，于是报了

电子系。虽然“金榜有名”，上清华没问

题，但在县医院体检时却因过度紧张，血

压太高被刷下，与清华失之交臂。1978 

年再考，那年清华与电相关的系只有电机

系和无线电系招生，而无线电系当时远在

四川绵阳，我不愿离开北京，因此只有电

机系可选。当时还需选专业，在电机系的

高电压、电机和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三个

专业中，我想了半天，还是“电力系统及

其自动化”这个名字更好听，因为有自动

化三个字。这样，我不仅进了清华，进

了电机系，还成了我父亲的学生，子继

父业。

在清华读书是我经历中最快乐的时光

之一。特别是本科五年，虽然读书辛苦，

竞争激烈，但和之前在农村劳动及在建筑

公司做水泥搬运工相比，不能相提并论。

我的大部分课余时间都花在了球场上，除

了在校排球队当了几年替补队员，还是个

篮球迷。在校期间，我在的发8班一直是

系篮球冠军，那时电机系也拿过全校篮球

冠军。虽然我的球技进不了校队，在系

里、班里还是稳坐首发位置。后来交谊舞

在高校风靡一时，我也着实上了一把瘾，

害得当时的系党委书记周子寿老师不得不

找我谈话，提醒我作为党员和团支部书

记，一定要注意影响。

我当时非常enjoy学校的生活，大学

毕业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报考清华的研究

生。同一年我弟弟也从北大毕业，他选择

去工作，不考研，这让我父母认为还是我

好学上进。其实我考研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不想出去工作，还想在清华继续“玩”

下去， 享受做学生的快乐时光。

电机系是清华较早成立的院系，有着

优良的治学传统，特别是有一大批优秀的

老师。回想在清华电机系求学的日子，最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能耳闻目睹、亲身体验

前辈师长为人师表、严谨治学的品行与

精神，这使我在后来的生活工作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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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浅。

本科五年，我的班主

任是卢强老师。大学四年

级时我们到富春江电厂实

习，一天午休时间，忽然

发生机组低频振荡。调度

人员束手无策，主管生产

的副厂长登门求救，卢老

师赶到调度室，快速诊

断，告诉他们需要调节元

件的整定值，很快将问题

解决。此事给我非常深刻

的印象，作为工程师，只

有能用书本上的理论知识

解决好实际的工程问题，

才是真本领。

大学最后一年做毕业设计，当时韩英

铎老师刚刚从德国深造回来，我有幸在他

的指导下与另外几位同学通过模拟与软件

仿真的方法研究电力系统低频振荡的问

题。另外，我特别想提的是，许多年后父

亲去世时，韩老师及系里几位前辈老师特

地到八宝山参加告别仪式，令我家人十分

感激。

我读研究生时及毕业留校后，一直在

张宝霖、陈寿荪及倪以信老师的科研组，

有幸在做人与做学问上得到这几位前辈的

谆谆教诲与提携。倪老师才华过人，思维

敏捷，搞科研事必躬亲。我的硕士论文工

作得到倪老师的许多指点，而我1989年能

赴美攻读博士，更是与倪老师的鼎力推荐

分不开。陈寿荪老师无论是我在校期间，

还是赴美求学并工作期间，再到去年选择

回国，二十多年来，每当我在工作事业上

需要做重大抉择时，都会向他求教。

这里我特别要回忆我的硕士生导师张

宝霖老师，张先生可谓是电力系统方面的

全才，学术造诣很高，是当时教研室公认

的学术带头人，教研室许多老师经常向张

先生请教问题。他也是父亲最要好的几位

朋友之一，从我有记忆起，张先生就是我

家里的常客。一直我就听说他很有学问，

但我小时候感觉他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

不苟言笑。直到我读了研究生，拜张先生

为师，才真正体会到他的学识深厚，同时

也感受到张先生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

人，对同事、学生都热心帮助提携。张先

生讲话不紧不慢，声音不大，上他的课有

时坐在后边会听不太清楚，但他讲话思路

非常清晰，一个复杂的问题他可以很快地

把重点整理归纳出来。他的想法很有前瞻

性，思维非常严密。与他一起讨论问题，

你经常会发现，他提出的问题往往是你忽

略的，想不到的，但又是切中要害的。张

先生不仅在搞科研时勤于思考，在生活中

20世纪80年代科研组硕士生答辩后合影。后排左1为作者，
左3为其父亲周荣光老师，右1为张宝霖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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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凡事必三思而后行。张先生仙逝后，

父亲回忆往事，曾跟我讲，他在电机系的

前辈与同辈中最佩服的两个人，一是前辈

的章名涛先生，另一个就是同辈的张宝霖

先生。他叹息张先生水平很高，但生不逢

时，在事业上最出成果的时候遇上了“文

革”。

回顾我的清华八年求学，感到既有幸

又惭愧。有幸的是我能在这么好的环境

里，有机会得到这么多良师的教诲。惭愧

的是，离开清华这么多年后，在学问、事

业上仍少有建树，辜负前辈的培养。

思念父亲

谈到电机系，更使我怀念我的父亲。

父亲1945年考入西南联大，1950年从清华

电机系毕业留校，直到去年去世，六十多

年，一直未离开过清华，未离开过电机

系。父亲去世后，电机系在他的生平介绍

中写到“周荣光教授为人正直谦和，严

以律己，真诚待人，热爱生活，淡泊名

利。”

在系里，大家公认的是父亲工作勤

恳，教学有方，课讲得好，先后讲授过

“动力经济”、“电机学”、“电力系统

故障分析”、“直流输电”等课程。他主

笔，集教研室多位前辈老师多年教学心血

而成的《电力系统故障分析》一书在国内

高校中评价很好。此书物理概念清晰，内

容少而精，对相关知识和教学内容做出了

独特和深入浅出的阐述，深受学生们欢

迎。

父亲是我的良师益友，对我做人做学

问有极大的影响。他酷爱中国古典文学，

常会引用一些诗词来教诲我或表达他的心

情。我1978年高考被清华录取，父亲先期

从学校招办得知消息。当时我仍在建筑工

地工作，收到父亲的信，信不长，摘录了

杜甫的一首诗：

剑外忽传收蓟北， 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 便下襄阳向洛阳。

父亲当时的喜悦之情，跃然纸上。

上清华后，一次父亲谈及读书人要立

大志，能吃苦，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是

谭延闿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注：另一说

是蔡元培在北大），学生因伙食问题闹

事，谭到教室后，在黑板上写下长联：

君试观世界何如乎，横流沧海，突起

大风波，河山带砺属谁家，愿诸生尝胆卧

薪，每饭不忘天下事；

士多为境遇所累耳，咬得菜根，方是

奇男子，王侯将相原无种，思古人断齑划

粥，立身端在秀才时。

对联中所论之道理及对青年人的告诫

我铭记于心，1989年赴美求学时，特请父

亲书写了此副长联，二十多年一直将它挂

在我的书房里，勉励自己。

有一次，父亲和我讲清华国学大师王

国维所言做学问的三种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

天涯路。”此第一境。劝我瞰察路径，明

确目标和方向。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

悴。”此第二境。要我长于分析，思考，

孜孜以求。

“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

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告诉我功

夫到家，自然会豁然通达，悟到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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